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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
君
宜
（
一
九
一
七
—
二○

○

二
）
原
名
魏
蓁
一
，
出
身
官
宦
家
庭
。
父

親
留
日
歸
來
後
任
職
國
民
政
府
交
通
部
，
後
任
長
春
鐵
路
局
局
長
。
她
先
後
就

讀
於
南
開
中
學
、
清
華
大
學
哲
學
系
，
青
年
時
代
開
始
發
表
文
藝
作
品
。
家
人

對
她
期
望
很
高
，
希
望
她
能
留
美
深
造
。
但
她
從
一
九
三
六
年
起
參
加
抗
日
愛

國
運
動
，
同
年
加
入
中
國
共
產
黨
，
一
九
三
九
年
到
延
安
投
奔
共
產
黨
。
建
國

後
，
她
歷
任
《
中
國
青
年
》
總
編
輯
，
作
家
出
版
社
總
編
，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社
長
等
。

韋
君
宜
是
老
作
家
、
老
革
命
，
也
是
忠
誠
的
中
國
共
產
黨
員
。
她
經
歷
過

建
國
前
後
歷
次
政
治
風
波
：
從
四
十
年
代
延
安
的
﹁整
風
救
人
﹂
運
動
起
，
在

﹁反
右
運
動
﹂
、
﹁大
躍
進
﹂
、
﹁文
化
大
革
命
﹂
中
，
自
己
被
整
，
也
曾
整

人
。
她
從
一
九
七
六
年
﹁文
革
﹂
結
束
前
開
始
撰
寫
長
篇
回
憶
錄
。
一
九
八

六
年
離
休
後
中
風
偏
癱
，
一
九
八
九
年
腦
血
栓
，
一
九
九
一
年
骨
盆
震
裂
，
身

體
上
一
系
列
的
打
擊
沒
有
讓
她
中
止
寫
作
，
《
思
痛
錄
》
終

於
在
一
九
九
八
年
由
北
京
十
月
出
版
社
出
版
。

她
回
憶
說
，
自
己
少
時
家
庭
環
境
優
裕
，
不
像
工
農
大

眾
一
無
所
有
、
因
為
﹁失
去
的
只
是
鎖
鏈
﹂
而
投
身
革
命
，

而
是
因
為
堅
信
只
有
共
產
黨
才
能
領
導
全
民
抗
日
，
一
雪
國

恥
。
在
很
長
一
段
時
間
裡
，
她
和
周
圍
許
多
人
一
樣
，
一
直

相
信
黨
發
動
的
任
何
政
治
運
動
都
是
正
確
的
，
有
擴
大
化
或

負
面
後
果
一
定
是
因
為
革
命
隊
伍
中
混
入
了
趁
機
搗
亂
的
敵

人
。
因
此
，
延
安
整
風
揪
出
形
形
色
色
的
﹁特
務
﹂
、
﹁反

革
命
﹂
集
團
只
讓
她
發
出
﹁想
不
到
﹂
的
感
嘆
。

五
十
年
代
起
，
內
地
的
政
治
運
動
越
來
越
匪
夷
所
思
。

劃
分
﹁右
派
﹂
，
單
位
有
指
標
，
要
﹁搞
平
衡
﹂
。
揭
發
﹁

反
革
命
﹂
，
捕
風
捉
影
，
株
連
九
族
，

稍
有
可
疑
言
論
就
一
棍
子
打
死
。
﹁胡

風
反
革
命
集
團
﹂
、
﹁丁
（
玲
）
陳
（

企
霞
）
反
革
命
集
團
﹂
應
運
而
生
。
這

種
情
勢
下
，
出
賣
，
誣
陷
，
迫
害
同
事

、
朋
友
、
親
人
成
為
常
態
。
﹁文
革
﹂

時
，
文
鬥
上
升
為
武
鬥
，
從
改
造
靈
魂

演
化
到
消
滅
肉
體
，
家
破
人
亡
不
知
凡

幾
。
韋
君
宜
作
為
文
藝
幹
部
、
領
導
，
逐
漸
領
悟
到
自
己
行

為
的
荒
謬
和
殘
酷
。

但
她
在
那
樣
的
時
代
也
身
不
由
己
。
政
治
運
動
就
像
越

轉
越
大
的
磨
盤
，
一
圈
圈
輾
壓
世
間
眾
生
。
今
日
在
台
上
高

談
闊
論
、
批
判
右
派
的
領
導
，
明
天
就
會
成
為
萬
人
揪
鬥
的

走
資
派
。
今
天
還
在
熱
火
朝
天
武
鬥
的
造
反
派
，
明
天
會
變

成
﹁五
一
六
﹂
分
子
，
斷
送
性
命
。
曾
幾
何
時
，
紅
衛
兵
指

點
江
山
，
意
氣
風
發
。
不
料
第
二
天
就
上
山
下
鄉
，
去
窮
鄉

僻
壤
消
耗
青
春
。
從
單
位
秘
書
到
當
時
文
藝
界
的
大
頭
頭
周

揚
，
概
莫
能
免
。
說
到
底
，
誰
都
是
受
害
者
，
但
誰
也
不
完

全
無
辜
。

此
書
直
抒
胸
臆
，
筆
調
沉
痛
，
談
不
上
文
采
斐
然
。
但
它
為
我
們
研
究
中

國
現
代
文
學
的
嬗
變
提
供
了
珍
貴
的
史
料
，
也
能
引
起
經
歷
過
那
個
時
代
者
的

共
鳴
。
余
生
也
晚
，
幸
運
地
逃
過
書
中
提
到
的
歷
次
浩
劫
。
但
從
長
輩
的
回
憶

、
前
人
的
著
述
中
，
能
體
會
到
該
書
表
達
的
錐
心
之
痛
。
如
韋
君
宜
的
女
兒
楊

團
所
說
：
﹁我
的
父
親
母
親
那
一
代
，
為
了
一
個
民
主
自
由
的
新
中
國
，
所
付

出
的
不
僅
僅
是
鮮
血
、
生
命
，
更
有
泣
血
的
靈
魂
。
母
親
後
來
曾
告
訴
我
：
她

參
加
革
命
就
準
備
好
了
犧
牲
一
切
，
但
是
沒
想
到
要
犧
牲
的
還
有
自
己
的
良
心

。
﹂

知
識
分
子
脆
弱
，
不
僅
因
為
文
弱
書
生
手
不
能
提
籃
，
肩
不
能
挑
擔
，
更

因
為
他
們
終
身
追
求
的
個
人
尊
嚴
、
崇
高
道
德
在
強
大
的
體
制
、
萬
民
的
瘋
狂

面
前
完
全
是
以
卵
擊
石
。
但
失
去
了
理
想
和
氣
節
，
只
剩
下
適
者
生
存
的
怯
懦

世
故
甚
至
是
追
名
逐
利
的
厚
顏
無
恥
，
還
能
稱
得
上
知
識
分
子
嗎
？

寫小說，作者
頭腦裡先須得裝有
人物，裝有故事，
然後再用靈動的文
字來引人入勝，我
想，這一定是一樁
不容易做的事。

幾年前，電視劇《亮劍》在內地熱播
，小說《亮劍》也成為暢銷書，其作者都
梁上升為一位人氣作家。都梁，原名楊湛
，江蘇盱眙人，因盱眙古稱都梁，他便給
自己取了個 「都梁」的筆名。他的長篇小
說《血色浪漫》、《百年往事》都是頗具
感染力的作品。

都梁出身於知識分子家庭，少年參軍
，復員回京，做過教師、公務員、公司經
理、石油勘探技術研究所所長。他說，自
己在寫《亮劍》（解放軍文藝出版社二○
○○年一月第一版）之前，連個豆腐塊都
沒有發表過—不只是沒有發表過，而是
幾乎沒有寫過。

他創作《亮劍》的根本動機，是跟朋
友打賭。他自小就喜歡讀書，讀得多了，
也挑剔起來，總是忍不住要挑別人的毛病
。有次和朋友聊天，就把當今的小說罵了
個遍。朋友說，你別光說人家的不行，你
寫一部出來看看。他說，寫就寫！於是，
他寫起了小說，並且是一氣呵成──只用
了八個月時間就寫完了四十三萬字的《亮
劍》，而且都是用業餘時間，白天做生意
晚上寫，甚至在老人的病床前也寫。

滕章貴是另一個業餘寫小說的人。先後當過公安局局
長、治安處長、湖南省禁毒總隊隊長，警銜至二級警監的
滕章貴，寫了多部小說，已經出版了《誰是英雄》和《春
江怨》兩部長篇小說，《圓圈》等五部中篇小說。

《誰是英雄》是滕章貴寫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他說，
自己當時恰好在休病假，因為寫的是熟悉的人和事，四十
餘萬字幾乎是一氣呵成。這本書當年獲得第一屆中國法制
文學原創作品大賽三等獎。對這個獎項，滕章貴微微一笑
： 「我寫小說就是喜歡，我不在乎發行量，不在乎市場，
寫得開心就好。」隨心而寫，不代表寫得粗糙，滕章貴勤
於動筆，多年來積澱了一定的文學修養。既有生活感受又
有寫作基礎，這樣的作者精心營構的作品，是很有看頭
的。

記者稱滕章貴為作家時，他擺擺手說： 「寫小說只是
自己的業餘愛好，現在寫小說的多，頂着作家頭銜的也多
，我不是，我是一個偷空寫小說的警察。我只想真實地描
述公安民警的生活和工作狀態，盡可能揭示現象背後的深
層次原因和原動力。由於公安民警的生活、工作密切牽扯
着社會，自然將社會上的人和事都帶了進來。我不想展示
什麼崇高，只想盡可能再現真實。」

興之所至就寫起小說來的大有人在，百餘年前的梁啟
超也算一個。一九○二年流亡海外的梁啟超想創作一部 「
政治幻想」小說《新中國未來記》。梁啟超計劃其作品分
為五回，約九萬字，但後來沒有完成。該作品暢想了從一
九○二年到一九六二年這六十年間中國的變化。小說的主
旨是中國應通過改革而不是革命的方式實現民主共和。小
說的主要內容是八國聯軍攻克北京後南方各省開始自治，
到一九一二年全國國會開設，中國實現共和制，國名叫 「
大中華民主國」，皇帝羅在田自動退位，被國會選為大統
領，即大總統。新的共和國定都南京。通過維新造就共和
國的首功之臣名叫黃克強，被選為第二任、第三任大統領
。經過維新五十年，中國經濟、文化高度發達，已成世界
超強國家，外國人紛紛學習漢語。所以在一九六二年，中
國人在首都南京大慶維新五十周年。其時，各國政要紛紛
來祝賀，參加盛典。

梁啟超的小說對十年後的預言之準，確實令人匪夷所
思：辛亥革命爆發後首先是南方諸省獨立；中華民國於一
九一二年成立；定都於南京。書中的重要人物 「黃克強」
本為取 「炎黃子孫能自強」之意，不料恰中後來辛亥功臣
黃興的字，黃的字就是 「克強」。梁啟超的小說中竟然還
預言了 「上海世博會」。

最近拜讀了彭秀良所著
「北洋三傑」系列中有關我

祖父生平的《馮國璋傳》書
稿，不禁感慨萬千，也激起
我們對祖父的無限懷念和欽
敬。

祖父為清末民初北洋時期的重要歷史人物，著
名的陸軍上將，曾任中華民國代理大總統，參與了
諸如中日甲午戰爭、辛亥革命、清帝退位、 「二次
革命」、反袁稱帝、反張勳復辟等重大歷史事件，
影響舉足輕重。

祖父一生中最崇拜的是岳飛、文天祥和史可法
三人，我父親曾對我們說： 「你爺爺枕下總放這
三個人的書。」正是這三位中國歷史上盡忠報國的
民族英雄，引領祖父一生的信仰與為人做事的準
則，深刻影響祖父軍界、政壇生涯。

一、祖父是盡忠報國的軍事將領
祖父曾在甲午戰爭前隨聶士成將軍冒嚴寒行兩

萬里，對東北地區及朝鮮半島進行了詳細考察和測
繪，為清廷與日本在朝作戰做了充分準備。次年，
甲午戰爭爆發，又隨聶士成將軍入朝作戰，奮勇前
敵，立下軍功，獲頒獎授封。

辛亥革命爆發，祖父奉派為第一軍統帥，力克
漢口、漢陽。這時，袁世凱擬借革命逼使清帝退位
，篡奪中央大權。當袁向祖父透露這個意思、探聽
祖父口風時，祖父斬釘截鐵地說： 「我只有盡忠報
國，不知有他。」

民國成立後，一九一五年一月，為反對袁世凱
擬與日本訂立喪權辱國的 「二十一條」，祖父與段
祺瑞領銜，連同十九省將軍致電政府，謂： 「……
有圖破壞中國之完全者，必以死力拒之，中國雖弱
，然國民將群起殉國。」何等鏗鏘豪壯！不日，再
次致電政府 「請纓為國禦侮」。

二、祖父立志軍事現代化
有感於「甲午戰爭」失敗的慘痛教訓，祖父立志

專心研究軍事科學，為國家軍事現代化作出貢獻。
一八九五年，祖父作為裕庚的武隨員出使日本

。在一年多時間裡，他馬不停蹄走訪日本軍隊，結
交日高級軍事將領，考察其軍制、戰術、武器裝備
，並閱讀了大量西方現代軍事科學名著。歸國後，
成書數大冊呈交政府。後受到奉命在小站練兵的袁
世凱賞識，與王士珍、段祺瑞共同建立、操練新軍
。因在山東秋操中的出色表現，三人被觀操的德國
總督譽為 「北洋三傑」。

辛亥革命前的十幾年時間裡，祖父一直在北洋
乃至全國的軍事教育部門任職，主編、合著各種兵
書、操典、圖說過百種。當時，各軍兵種、各鎮、
各協統制、管帶，多出其門下。

三、祖父維護共和，反對帝制
民國成立後，祖父從思想上接受了共和體制。

一九一四年末， 「帝制」傳聞甚囂塵上，消息傳到
南京將軍府中，據祖母說，祖父先是不信，後來見
全國都動起來了，仍將信將疑。當時，祖父的原話
是： 「既然要帝制，當初何必要趕即抱定純一宗旨
，山河無恙，金石不渝」，態度十分堅決。在反袁
稱帝這個政治博弈中，祖父始終站在維護共和一方
。在全國各種力量聯合壓力下，「帝制」被迫取消。

四、袓父堅持和平統一，反對武力
祖父在世時，並沒有 「直系」這個概念。祖父

於一九一九年去世後的次年才發生了爭權奪利的 「
直皖」、 「直奉」軍閥戰爭。一些軍頭尊我祖父為
精神領袖，以 「學生」自稱，才有了 「直系」之說
。祖父帶的是國家的兵，是清朝的兵、北洋政府的
兵，從來沒有自己的軍隊。有人曾勸說祖父效仿張
勳的 「定武軍」成立自己的軍隊 「宣武軍」，祖父
嚴詞拒絕，說自己是國家的官員，不能擁兵自重。
沒有自己的軍隊，沒有為爭權奪利而打內戰，這就
是祖父，不是軍閥的軍事將領。

祖父進京赴代理大總統任後，與段祺瑞的矛盾
尖銳起來，主要是在對西南獨立各省的基本方針不

同。段主戰，祖父主和。兩人在財政、軍事、用人
等一系列問題上都因 「戰」、 「和」主張不同而嚴
重對立。

國家的和平統一是祖父念念不忘的心願，直到
臨終一刻，留下的最後遺願仍是和平統一。《故代
理大總統馮公事狀》中這樣描述： 「……惟以素性
愛好和平，期與國民求一日之安，不願復言兵事。
與西南諸帥函電交馳，聲淚俱下……然終以宇內之
不統一，往往私憂竊嘆，引為大恨。或繞室飲泣，
傷國勢之危殆，民主之流離。至於長夜失眠……」
《事狀》中又介紹祖父臨終時之情狀： 「二十八日
夜十時……易簀而逝……口授遺命，即今所傳大總
統遺書及通電，反覆叮嚀和平之業者是也。」在生
命最後一刻，仍是關心國家和平統一，不使生靈塗
炭，怎不使我們後輩子孫對祖父感佩欽敬！

五、祖父於國計民生多有建樹，更有前瞻性的
「民富國強」 展望

民國甫定，祖父便推展為國為民服務的抱負。
特別是在江蘇任上，把江蘇的經濟、民生、治安、
教育搞得有聲有色。那時，南京的基礎建設成了全
國的典範，上海的商界民眾一致要建 「華園」給祖
父立銅像，被祖父一再拒絕，而後祖父又捐款在 「
華園」原址改建成立了「勸工廠」，一時傳為美談。

更可讚譽的，祖父早年即為自他以下的十代血
親定下了名諱序譜，以他自己的 「國」字為始，這
十個字是： 「國家海禁開，東方大事起。」表明了
對國家前途的殷切期盼。

這一百年前定下的十個大字，今天看來，像一
個超前的預言，正在古老的中華大地實現。

彭秀良通過對大量史料的發掘，還原了祖父的
歷史面目。回顧近半個世紀前的往事，在那個瘋狂
、愚昧的年代，祖父被一批暴徒、愚氓開棺揚屍。
我們後代、家人也受到了殘酷的批鬥、迫害，甚至
家破人亡。今天，歷史終於回歸實事求是的科學研
究，逐漸顯露出她的本來面目，這不能不說是社會
的進步。

祖父在離總統職位之際，曾對子侄們說： 「你
們今後都不要做官，你們沒那個大聰明。做實業、
做教育都可以。」我的堂兄們曾說祖父 「從來不培
植自己家人、後代……」說明祖父沒有結黨營私、
沒有家天下之私欲，也讓我們看到了祖父的高尚美
德。

（本文作者馮容，馮國璋嫡孫女，曾任天津市
規劃局副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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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斷有誰聽 嚴 陽

「母親與女友同時落水，你先
救誰？」九月二十一日，二○一五
年國家司法考試真題公布，試卷二
中就出現了這道令廣大男生困惑許
久的難題。考題中， 「甲在火災之
際，為救女友而沒救母親構成不作

為犯罪」，這到底是不是正確選項？華南理工大學法學院
院長、刑法學教授徐松林告訴記者，人的生命是平等的，
在母親和女友同時處在危難當中，不管選擇救誰都不構成
犯罪，為此試題中甲為救女友而沒救母親不構成不作為犯
罪。

與其說這是道法律考題，不如說是對國人倫理與道德
的煎熬。無法確切獲知此題最初源頭，但如新聞所指，許
久以來，確實有很多人被這道題難倒了──因為無論如何
作答，都難免被另一方苛責。法律學者給出了標準答案，
其實這個答案並不 「標準」，不太可能獲得社會的普遍認
同。並非這一答案有違法律精神，而是在許多人的心底，
其實都有一個深受傳統倫理影響的道德結論。

在這道必須作出二選一的考題裡面，對於身陷此類困
境之中的當事人而言，兩全其美自然最好不過，但命題者
恰恰打破了這一道德平衡，並以此作為判題結論依據。從
命題角度與施救者角度來看，施救者能力是有限的，理論
上能救一個先救上一個應是最優選擇。但理性也難以說服
道德。在現實道德倫理中，越是唯一的選擇，越會觸及道
德倫理的 「命根」。換句話說，無論當事人出於何種理由
率先施救女友，均可能遭受社會輿論的撻伐，甚至因此而
背上忤逆不孝的道德重負。哪怕這樣的救助並不違反法
律。

跳出這一考題來看，當事人面臨的最大困難或是，無
以跳出法律與道德的綁架。在法律與道德綁架之下，當事
人會很快發現，與救人更困難的是，他日之後自己很可能
因為此時的一念之差，而陷入被道德苛責包圍的漩渦之中
。事實上，當這一危險出現在任何人的面前時，任何過多
特別是像這樣 「着眼長遠」的考慮均屬不智之舉──水火
無情，生命存於旦夕之間，唯有爭分奪秒才可能增加搶救
生命的機率。

記得曾在互聯網上見一位外國朋友對此題的作答。 「
老外」的答案乾脆而冷靜，因為他選擇施救的對象是離自
己最近的一位，至於到底是母親還是女友並不是關鍵考量
因素。 「老外」的理由很理性：這樣才可能增加施救的成
功機率。相較而言，當我們忙於討論 「先救誰」時， 「老
外」卻在考慮救誰的成功率更高，一個關注法律道德卻糾
纏不清，一個則出於科學角度 「快刀斬亂麻」。兩相比較
，哪種答案更 「標準」一目瞭然。

倒是覺得，面對 「先救誰」這一考題，我們最需要的
是一堂危機時刻如何搶救生命的常識課。

先救誰？ 禾 刀

文文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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